




两侧各有两个位里
.

过了北郊的贫民区以后
,

窗外呈现出红色的土地
.

干燥
、

冷清
.

很少

见到衣田和村庄
,

没有一个湖泊
。

康洛哥是个山地国家
.

平均海拔高度有

八百米
。

国土呈西南
一

东北走向
,

这与唯一

主要的山脉阿特拉斯平行 (这座山脉阻挡了

撒哈拉沙澳的俊袭 )
,

我们乘坐的火车也是

沿粉这个方向
。

这是我第三次来到非洲
.

虽

然这回存在语言上的障礴
,

但不妨碍与其他

乘客的交流
。

终于到达拉巴特了
,

这座城市虽然贵为

魔洛哥四大皇城之一
,

且是当今的首都
,

可

是在中国却鲜为人知
,

也非西方旅行者的目

的地
。

我也是为了, 盛两位诗人朋友哈桑和

贾拉尔
,

才在此停留
。

从表面上看
,

拉巴特

像是中国一所中等规棋的城市
。

出站后
.

我

给贾拉尔打了电话
.

身为公务员的他刚好下

班
。

贾拉尔的窝所是一套三居室
,

其中一间

用来作客厅
.

与中国科级公务员的住房相差

不多
。

贾拉尔介绍我见过他的法国妻子 (她来

牵洛哥做义工时与贾拉尔相识)
,

并让保姆

抱出他们的儿子
。

他来中国旅行时
,

儿子还

不满一百天
,

行来旅洛哥是个大男子主义国

家
。

不到一刻钟
,

哈桑就赶到了
,

三个人下

楼找了一家排天咖啡座
.

在那里闲聊起来
。

喝完咖啡
.

送走住在郊外的哈桑
,

我们

回到贾拉尔的家
,

他的夫人已经做好饭菜了
。

海滨
。

我第一次在非洲海岸看见大西洋
,

从

这片海域向西不远有两座著名的群岛—马

德拉和加那利
,

分属蔺萄牙和西班牙
.

当年

哥伦布就是从这两座岛屿之间穿过
。

令我感

到惫外的是
,

海滨最引人注 目的风景是一片

白色的墓地
。

在大海的接绷处
,

一座白色的

柱子耸立粉
.

它像一座灯塔
.

又像是清X寺

的一部分
。

在返回贾拉尔家的路上
,

我参观了拉巴

特旧城
,

那里已成为游客必到的淘宝之地
,

我买了几幅有北非风格的油画
。

就在贾拉尔

公窝的拐弯处
,

我遇到附近一所中学的三位

女高中生
,

每一位长得都很漂亮
。

她们抢若

用英语和我聊天
,

过了一会
,

我脱口问有谁

愿愈当导游陪我去卡萨布拉卡一游? 没想到

其中的一位爽快地答应了
,

她的名字叫哈雅
,

有粉橄榄色的皮肤和玫瑰花一样的笑容
。

拉巴特和摩洛哥. 大的城市—卡萨布

兰卡之间的距离不过 50 公里
,

每隔半小时

就有一列火车
.

一个半小时以后
,

我们已经

到达卡萨布兰卡了
,

就是那部著名的电形《北

非碟影》故事的发生地
。

其实
,

这部片子的

原名是西班牙文的 ‘冶阳 日断花习
,

即卡萨布

兰卡
,

惫思是
“

白色的房子
’ ,

但 . 初的名

字却是葡萄牙人给予的
.

‘冶阳 a 窗兀习
。

我不打算再回拉巴特
,

于是在离海滨有

一箭之遥的一条街道上找到一家旅馆
。

相比

拉巴特的闹市离开海滨有一段距离
,

卡萨的

海滨就在眼前
。

本来
,

卡萨是柏柏尔人的渔

村
,

后来成为海盗的一个基地
,

葡萄牙人起

名大概是因为那时村舍的场壁是白色的
。

可

是我们转了一大圈
.

仍然没有发现一座白色

的房子
,

倒是哈桑二世清真寺在蓝色的海水

映衬下显得异常美丽
。

哈雅那年只有 17 岁
.

浑身上下洋溢粉

青春活力
。

她没做成我的导游
.

反而我成为

她的摄影师
.

哈雅说她从没有拍过那么多照
。

午怪时我才知道
.

她就是古罗马人最初命名

的摩尔人
.

那是北非原住民柏柏尔人与阿拉

伯人
、

黑人
、

西班牙人混血以后的后裔
。

随

若阿拉伯人的远征
,

有一支康尔人移居到西

班牙的安达卢西亚
,

尔后又随粉阿拉伯人撤

离欧洲返回到摩洛哥
,

他们集中居住在与拉

巴特一河之隔的塞拉
,

那正是哈雅家所在的

地方
。

斜阳洒落在哈桑二世广场上
,

游客
、

鸽

子和本地的男女老少欢获在那里
,

颇有欧洲

大都市的风味
。

到了哈雅告别的时刻
,

我如

约把她送到火车站
。

等我返回旅店
,

天色已

完全暗下来
.

又一个非洲之夜降临了
,

等待

我的是一个人对一座陌生城市的探究
。

晚怪后我便后悔了
,

因为根本没必要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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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顿饭的
。

旅店附近有一家五星级酒店和一

家普通酒店
,

棍斤里张灯结彩
,

各有一场欢

天. 地的婚宴
。

无论我走进那一家
,

主人都

会令服务员端出一碟碟小点心
,

还有各种美

酒
。

虽说五星级酒店里的婚宴华贵得多
,

隔

壁大厅里还有肚皮舞专场表演
,

但我还是把

更多的时间留在另外一场婚礼上
。

九点以后
,

婚宾就变成了摇摆舞会
,

那些丝绸锦缎的女

宾热情奔放
,

甚至那四位穿绛红色衣服的轿

夫也没闲若
,

和轿子上的新娘一起手舞足蹈
。

它被誉为非洲的七星酒店
。

我欣赏了大堂里

的装饰
,

惊讶于阿拉伯雕刻工的精细手艺
,

花园里栽满参天的树木
,

面积达三万平方米
。

泳池里的碧水少许漫了出来
,

我抬头仰望那

一轮明月
,

她就挂在枝娅间
。

在这座千年故

都里
,

最为古老的依然是这轮明月
。

月............,I
J

点站
。

马拉喀什地处阿斯特拉山边缘的内陆
.

是摩洛哥的四大皇城之一
,

也是非洲的拉斯

韦加斯
.

是摩洛哥最吸引游客的城市
。

只是
,

这里没有那么多赌场
,

但当莎朗
·

斯通和

汤姆
·

克t 斯等好莱坞明星在马拉喀什购

工房产的消息传出
,

此地的房价骤然上升
,

成为北非物价最昂贵的城市
,

宛如中东的迪

拜
。

当我从火车站进入到市区的时候
,

发现

两侧分列粉热带植物装饰的奢华旅店
,

果然

名不虚传
。

到达市中心以后
,

我迅速找到一

家旅店
,

价格比卡萨布兰卡高出许多
。

对这

样一座游客众多
,

事先又没有听到普告的城

市
,

你必须相信它的安全
,

虽然邻国阿尔及

利亚不时传出爆炸性
。

休息片刻
.

我洗了个

热水澡
,

来到了附近的一条主要街道上
,

看

见了非洲人口最密集的场景
。

成千上万的人

迎面走过来
,

仿佛游行或狂欢节的队伍
。

我

和少数逆流而上的游人满怀粉好奇心
,

终于

到达了热闹非凡的雅玛夫那广场
。

马拉喀什是古代摩洛哥穆拉比王朝的都

城
.

建都的时间是 ,伪2 年
,

从那时起便有

了雅玛夫那广场
。

它的面积超过了巴黎的协

和广场
.

广场上散落若鼓乐队
、

小吃滩和杂

耍艺人
.

每处地方都围粉一群游人
。

我对一

个耍蛇人尤感兴趣
,

他使我想起阿拉伯和印

度传说中的吹笛人
。

返回旅店的路上已经华

灯初上
,

我的肚子早被各种小吃城饱
。

夜晚
,

寻找到了著名的玛姆尼亚饭店
,

洛哥北部
,

且相隔只有 60 公里
,

我本可以

将其一网打尽
,

可是为了留下一点想象和遗

憾
,

我决定选择其一
。

到达梅克内斯时
,

包

厢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
,

虽然更为古老和闻

名的非斯近在眼前
,

且我的车票本来也是买

到那里的
,

但我还是决定下车了
。

后来发生

的事情说明我的选择是正确的
:

因为那天魔

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和王后萨尔玛也来到

了梅克内斯
。

据说这位和我同龄的国王是在

上个世纪末一次晚会上认识平民出身的电脑

工程师萨尔玛
,

她当时还在拉巴特读大学
。

萨尔玛出生在非斯的一个中产阶级
,

不仅美

貌绝伦
,

且曾花两年时间专习高等数学
。

国

王为了要她 打破惯例封她为公主
,

并承诺

只娶她一个妻子
,

这在阿拉伯世界一时传为

美谈
。

那场举世暇目的婚礼是三年前的春天在

马拉喀什举行的
,

包括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

内的各国政要
、

嘉宾应邀前来参加
。

按照摩

洛哥传统习俗
,

婚礼一般要持续三天
。

据说

当天萨尔玛沐浴七次后才被迎接到马拉喀什

王宫
,

大婚至此宣告结束
。

到达梅克内斯的第二天早上
,

旅店门口

的街道被严密控制
,

所有车辆禁止通行
。

我

夹在人丛中
,

试图看一眼国王和王后
,

却没

有等到
。

在穆拉比王朝时期梅克内斯只是一

座要塞
,

它成为首都已经是 17 世纪了
。

也

正因为如此 这里的古城墙保留得最完整
。

但由于地势起伏较大
,

这座城市在经济并不

发达的摩洛哥难以有新的作为
,

与同处内陆

的马拉喀什更无法相比
。

不过
,

这也让我有

机会写下摩洛哥之行的最后一首诗 《世界的

奥秘》
,

结尾是这样的
, “

如果你继续凝视她

的过去 /她会变成烟头灼痛你的手指
。 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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